
记得邻居家墙外有一棵大槐树，
大有“青槐树树烟，客舍苑墙边”的样
子。春天，这棵槐树的新芽格外嫩
黄、清香，而且黄得很孤单、香飘几十
米，远看似一处如烟似盖的风景，让
人浮想联翩。

槐树的叶子一般不生虫子，自我
保护能力很强，种上一棵就会成为夏
天纳凉的好去处。那时，槐树在乡下
并不常见，邻居家的那棵槐树常常让
我想起小时候发生的点点滴滴。

无论哪个季节，总会有人去够槐
树的嫩枝条。拿回家后，看大人用镰
或刀先是刮掉绿皮，再接着刮绿皮下
的二层皮，最终与鸡蛋一起炒着吃，
或与杏仁一起熬茶喝，能祛风除湿、
清热解毒，还可医治口腔溃疡等。槐
树叶、槐树根也都是药材。

每逢初冬，当槐角被风吹落，或
者被鸟儿叼落，我可以轻易拾到一
些。槐角是槐花落后长出的种子，长
长的角，可结 6粒种子，饱满的绿绿
的槐豆像晶体，给人以诱惑。那时，
我把拾来的槐角拿到水边，先是用水
冲洗黏液、拿掉槐豆，就剩下包着槐
豆的槐豆胶。槐豆胶吃起来黏黏的，
透着一缕清香，至今记忆犹新。

冬天，朋友送我一包槐米。我仔
细看了一下，每一粒都金黄金黄
的，非常精致。捏一撮放进
茶杯，开水冲泡，然后咀
嚼一下喝到嘴里的
槐 米 ，满 口 生
津。槐米茶
的 清 香

很可口，喝久了老远都能判断出槐米
的香味。

昨天，我与一位同学相聚，闲聊
之余得知他现在在收槐米。他的话
让我想起当年收槐米的人，骑上自行
车，带上一杆秤，拿个编织袋，在村里
一路吆喝着“收槐米喽”。

除了邻居家的槐树，我后来在泌
阳县马谷田镇孙庄见到过更伟岸的
槐树。那棵槐树峻拔而挺立，三丈多
高的树干擎起一片绿云，在天空中婆
娑，在一点点丈量时空。从古树保护
的名牌上看，它已在此守候了200多
年。有关资料显示，山西洪洞县大槐
树村有一棵“中华槐”，树龄 2500多
年，虽未亲眼看见，但也给我以震撼。

古时候，人们一般把槐树种植在
寺院里或家庭的院墙外，既起守护作
用，又给人以希望。古人为槐树写下
了很多诗词，寄托对家乡的思念、对
故人的怀想。

不管哪里的槐树，无论过去还是
现在，它们一直把自己奉献给人类。
人们也总喜欢围着槐树转。

槐米、槐角、槐树皮、槐树根……
仿佛已带着诗情画意融入了我的身

体。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粒槐
米、一个槐角，为需要

的人们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

助。③③22

中国人素来有故乡情结，这是刻
在骨子里的印记，谁也改变不了。我
的故乡，位于遂平县西部的嵖岈山，那
里青山绿水、峰峦叠嶂，是一处美丽宜
人、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小时候总想
到山外去，后来上了学，参加了工作，
离开了故乡，才知乡愁的滋味。在无
数个寂静的夜里，故乡的小山村悠悠
地飘荡在我的梦中，伴我入眠。

在葱葱茏茏的老槐树下，裹着头
巾的奶奶坐在小院门前的青石板上，
拐杖斜靠在腿旁，阳光从枝丫间洒
下。微风吹来，阳光也晃晃悠悠地照
在她的深色布衫上。从山里捡回的青
石砌了一圈低矮的围墙，多余的石板
便摆在门前大树下，这里便成了乡亲
们消暑纳凉、吃饭谈天的好地方。初
夏时节，墙根的各种藤蔓开始铆足了
劲儿往上攀缘：丝瓜、苦瓜、菜葫芦沿
着斜插着的竹竿往墙头上爬，野生的
牵牛花也来凑热闹，在竹竿上吹奏着
几朵淡蓝色的小喇叭。

黄狗眯缝着眼，趴在奶奶的脚边
睡着大觉，偶尔懒洋洋地伸下腿、翻个
身，继续闭目养神，仿佛这人间的一切
都与它无关；母鸡则忙碌极了，领着几
只小鸡在草堆里刨土找食儿，咯咯地
叫着；小溪里，成群的鸭子不知疲倦地
游来游去，似乎游泳对它们来说有无
穷的乐趣；几只大白鹅卧在溪边的草

丛里，似乎是在下蛋，但我并不敢跑去
看，因为大白鹅凶过狗，这一点我和狗
都是知道的，狗都不敢干的事，我更不
敢干。

悦耳的歌声从远处飘来，邻家的
姑姑提着一个大竹篮从坡前走过来，
竹篮里装着采回的“牛抵头”，也就是
夏枯草的穗儿，有时还有香气扑鼻的
金银花，因为是金、银两色，所以又叫
二花。姑姑哼着收音机里听来的流行
小曲儿，红红的脸上淌着汗珠，一笑起
来露出了两行整齐的白牙。姑姑坐在
石板上同奶奶说话，黄狗也伸着狗头
嗅她，不停地摇晃着尾巴。突然，黄狗
朝门前的林子吠了几声，然后就见山
下村子来采药的赵三伯挑着两大捆山
荆芥从林子里钻了出来。

赵三伯将挑子靠在槐树下，讨碗
水喝。奶奶呵斥着黄狗，姑姑端来了
一瓢井水。赵三伯咕咚咕咚地喝着
水，黄狗嗅着他的被山草染青了的裤
腿，慢慢地摇着尾巴。山里的井水甘
甜，清凉解渴，城里人来玩的时候总会
灌几桶回去，说这是纯正的矿泉水，稀
罕着呢！

村口传来拨浪鼓的声音，这是外
乡的货郎来了。他一手推着大梁自行
车，一手摇着牛皮拨浪鼓，车后的货架
上安着一个大箱子。黄狗围着他跳来
跳去，仿佛在欢迎山外来的远客。货

郎的箱子里几乎什么都有，吃的、玩
的、用的，都装得下。爱打扮的大姑
娘、小媳妇挑选着喜欢的头绳、发卡；
上了年纪的妇女喜欢买些针头线脑，
做针线活儿；我和小伙伴则爱他箱子
里造型各异的口哨、逼真的小手枪和
鱼钩、鱼漂等。尤其是他手里的那个
大牛皮拨浪鼓，谁都想买，可他偏不
卖，碰也碰不得。有一次，我趁他不注
意偷偷摇了一下，他立马瞪大了双眼，
一把夺了过去，掖到了裤腰上，从此便
没人敢再摸他的宝贝拨浪鼓了。

货郎还没走，卖豆腐的又来了。
卖豆腐的老王推着架子车，吆喝着

“豆——腐——”，拖着悠长的腔调，像
是在唱戏。老王的豆腐是用山泉水做
的，吃起来很水嫩。你要买多少豆腐，
只要说个数，老王铜刀一划拉，放秤上
一称，这一块准够，然后再给你饶一块
二指来厚的。架子车上有调好的辣
椒、蒜汁、碗筷，想吃辣椒豆腐的，言一
声就行了。

只见老王左手托着一块热豆腐，
右手持铜刀，横三刀，竖三刀，再平着
片三刀，手掌上的豆腐看着还是一整
块，但手轻轻一抖，大小合适、厚薄均
匀的豆腐块便落到了碗里，辣椒、蒜汁
往上一浇，一碗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
辣椒豆腐便好了。有人端着碗坐在石
板上吃起来，有嘴馋的也过去捏一块

尝尝，不忘了赞美一句：“今天的豆腐
不赖。”有捣蛋的挑一块辣椒到地上，
黄狗以为是块豆腐渣，赶紧跑来，鼻子
一嗅，被呛得打了个喷嚏，哼哼唧唧骂
人似的跑开了，一群人都笑了起来。

还有卖凉粉的、灌香油的、收破烂
的、收杂皮的……他们隔三岔五就会
去一趟，每次都空不了手。因为我的
故乡离集镇太远了，有 20多里地，所
以这些游走的商贩给乡亲们带来了很
大的便利。时隔多年，他们各具特色
的吆喝声我仍记忆犹新。卖凉粉的大
老远就开始吆喝：“大——米——凉
粉。”前两个字拖得声音较长。收破烂
的则分为好几类：“收——破烂儿！”这
是上了年纪的，蹬着一辆三轮车；“收
啤酒瓶、废铁、书纸、破鞋底……”这种
把回收的物品都喊出来的是些中年
人，开着机动三轮车；收杂皮的就喊得
简单多了，只一句“谁有杂皮拿来卖”，
有些收杂皮的还兼收长头发，就加一
句“收头发辫儿”；灌香油的则更懒了，
连喊都不喊，直接在三轮车把上挂一
块铁，边走边敲，叮叮响，香油也是真
香，哪怕走出2里地，香味儿还在呢。

离开故乡十几年，每当夜深人静
的时候，我便坐在窗前，遥望着夜空，
遥望着远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
一屋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
不去。③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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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枝
……从薄寒里著起花苞

在古崖前

那纤纤的腰肢摇曳得越来越好

看了

风吹，头顶的云不止一朵两朵

它们是哪朝哪代的岁月呢

竹下小憩
微风，丝丝、缕缕

丝丝、缕缕的

倏尔在前，忽焉在后

如来，如去

清无点尘

眼睛微微合上的那一刻，听见鸟鸣

滴滴沥沥，静

净不染

人世之巧，怎及得天地无心

穆溪之野
熏风徐徐吹

细雨微微醉

梨花一枝

莹润剔透地于崖畔

愣怔在清奇的光里

她也是独自来到这里

然后再独自离去

谁知道呢

晨 记
落在树叶上的雨，万滴、亿滴

了了分明

其中的一滴敲响了最远的那座

村庄

清晨

那座村庄的树叶

全映着湿漉漉的绿，和光

清纯的人世多么辽阔啊

还有什么好寻找的呢

暮 晚
落日圆满，落日下的尘世

也是

古人陌上吹笛

今人窗前斜倚

风懒懒地吹

懒懒地把过往的日子，和

那些日子里的风声、雨声、欢笑声

吹下枝头

空 山
落回红豆杉上的弯嘴鸟

竹篱，木牖后镇定的捣药声

青岩书院：宽袍大袖，羽扇纶巾

那是上个朝代，或上上个朝代的

光景

雨后的香樟，紫薇，大叶榉

和粗榧，馥郁、宁静

穆溪，一脉清流

有时也把偶尔散落的鸟鸣和花

瓣儿

带去了山外

穆溪小记
漫坡的叶子，正在随风凋落

夕光里去溪边汲水

四野静悄悄的

瓦罐里的水

似乎一直在应和着不远处某只

秋虫

的唧唧声

四野静悄悄的

不远处，清冽的虫鸣

恰好闪烁在一星一点之间

山间书（十七）
山深宜泊月亮船

干净的风静静吹着干净的星辰

烟疏岚阔，峰峦涛聚

郁郁乎，邈邈乎

山深，无一字可寄

遥拜遥拜

青岩书院遗址
白云生处，漫无边际的草叶

都是回声

像遥远的一个梦——

漫无边际的草叶，眼神清澈

干净

青生生地摇曳不已

野有蔓草乎

山川无恙乎

穆溪散意
枯藤昏鸦，小桥流水

桥旧，水新

淙淙的水声偶尔暴露了石桥的

位置

山，起了云气：缥缥缈缈

一爿草庐似乎也只好之之乎乎

者者也也

起来

露落竹间，远峡风逸

月下，盈盈的荷塘

只养清水不养鱼，可乎

幽 兰
饮了一些露珠

润了一些烟岚

在逸秀谷，一茎花葶，素极

像生命里的一个意外

“清风过之，其香蔼然”

昨夜的星辉，月色

仍被她悄悄挽留在了一首诗里

穆溪之忆
峰上云青，水中石白

穆溪之野也

采葛，食薇，花落衫中

一翁自放于大林丘山

漫天繁星，似下在身体里的雨

古淡，闲远——

身体里，什么被淋湿了呢③2

树叶摇落。庄稼入库

面对天空，大地吐露心声

弯曲的河流，低眉顺眼

像门前晒暖的老人

大堤上的行人，一会儿出现

一会儿隐伏

他 慢 慢 地 走 着 ，最 终 又 回 到 出

发处

面对秋风，万物臣服

他感到体内有一股东西涌动，像

秋风

十 月
一些人赞美

一些人皱眉

处 于 两 者 之 间 的 人 ，眼 睛 望 向

别处

哦，十月。你让我欲说还休

我爱着你的丰收，也恨着你暗藏

的阴冷

十月。我的乡亲又一次梳理田野

然后，候鸟一样飞走③2

连日的阴雨已过

阳光殷勤

为世界收拾残局

颗粒皆已归仓 泥土不辱使命

渐次裸露出胸膛宽广

落叶枯草共枕一席

秋残 叶落 乔木逐渐轻松

卸去一生的沉重

云朵衬出天之蓝

有几朵游弋在水塘里面

田野日渐空旷

野 草 行 至 暮 年 和 粮 食 们 不

一 样

它们仍没找到归仓的理由

余下的一丝老绿 是其晚年的

自尊与凄凉

世界 并不满意自己的形象

总在不停地变幻容妆

一株狗尾草正无力摇曳

已无人光顾的田埂上

两道深深的车辙 是劳动发生的

见证

田野 有一个恒定的主题

年年叙写新的篇章

蕴藏了梦想的黄土厚重

内容一直充实

走在金黄的路上

一方水土 关联一日三餐

迎送万户炊烟

故土顺应时令 服从安排

被愿望覆盖的黄土地

再一次倾囊相送

这算是对人间的

最深情的交代③③22

槐 树
□ 赵弘正

溪山清远（组诗）

□ 邵永刚

梦 萦 西 山 坳
□ 孔得方

残秋素描
□ 王金政

秋野行（外一首）

□ 石看祥


